附录一：被迫害致死典型案例
典型案例：

一部分：在现场被迫害致死案例：

此类案例6人，占总迫害致死的12%。

案例1：本案例两个同修一起去北京上访，押解回丹东的途中被迫害致死案例，也是丹东法轮功学员最早被迫害致死的一起案例。案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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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明，男 ，28岁，丹东纤维厂工人。于一九九九年八月二十日凌晨三点左右被迫害致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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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喜东，男，25岁，丹东电视机厂工人。于一九九九年八月二十日凌晨三点左右被迫害致死。
一九九九年八月，刘明和王喜东与其他四名女学员一起，進京上访，在北京被非法抓捕。丹东公安局、振兴区公安分局侯姓警察、福春派出所教导员刘亚男等恶警去北京将刘明等人押回丹东。在途经大连地区庄河地段时已是深夜，刘明等法轮功学员为防止再更残酷的迫害维护自己的人身权利，决定跳车逃脱被绑架和非法关押，继续上访。当时跳车的有刘明（男）、王喜东（男）、王雪梅（女）、刘静（女）、王雪杰（女）五人，王雪梅（女）摔成重伤，刘静、王雪杰也摔伤。后来，据车上的警察说刘明当时身亡，王喜东送到医院抢救无效死亡。
案例2：在市公安局办公大楼里“被跳楼”迫害死的案例。

吕慧忠，男，38岁，丹东第一百货商店职工。

二零零零年九月五日，丹东公安一处恶警闯到吕慧忠的工作单位，以查找有关大法资料为由，将吕慧忠绑架，绑架的到市公安局七楼政保处（一处）办公室里進行审问。当晚七时左右吕慧忠的哥哥去看望过吕慧忠，给送去了晚饭，人还是好好的。可在凌晨三时左右，丹东公安一处的恶警通知吕慧忠的家属，说吕慧忠跳楼自杀了。家属感到疑惑，提出质疑，恶警不能自圆其说。家属找到公安局长，公安局长朱文杰竟对家属说：“你上哪告我都擎着，你们告赢了我就处理。”
为了给吕慧忠伸冤，家属找遍了公安局、政法委、检察院等相关的部门，但是没有一个站出来说一句公道话。最后找律师起诉，因为上级有令“不准为法轮功学员辩护。”没有一个律师敢受理这个案子。就这样上诉了八十多天，吕慧忠的妻子看着自己的丈夫的尸体不能入土为安，心里很伤心，不忍心丈夫的尸体再这样放下去，只好要求给吕慧忠下葬，并同时要求验尸。法医尸检结果：吕慧忠的脸上、身上均有伤，肋骨断了三根，其中一根刺在心脏上导致死亡，腿骨断了两节，死者的脸呈锅铁色，双眼圆睁，死不瞑目。
案例3：监狱现场迫害致死的案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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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春香，女，55岁，丹东公路工程处的退休职工，家住丹东振兴区。
一九九六年开始修炼法轮功，二零零六年十月三十一日，被丹东公安局一处绑架，丹东振兴区法院非法判刑八年，二零零七年被送進沈阳的辽宁省女子监狱，受尽了迫害。于二零一一年九月二十五日被迫害致死在狱中。

1.看守所用欺骗的办法强行将身患三种疾病的王春香送往沈阳女子监狱。

二零零六年十月三十一日王春香被非法抓捕后关押在丹东看守所，看守所警察配合办案单位進行强制洗脑转化，实施各种迫害，逼迫干苦工，王春香以绝食反迫害，致使身体极度虚弱。 二零零七年四月初看守所把王春香送到沈阳女子监狱，体检血压很高被拒收，当天就返回当地看守所。王春香被迫害的血压一直很高，曾经去过丹东公安医院和丹东第一医院检查，血压都是超过二百毫米汞柱，并检查出心脏病、脑血管硬化。监狱法规定有三种病就应该放人，但丹东看守所恶警王晶等人草菅人命不放人。二零零七年九月八日，第二次送王春香去沈阳女子监狱。恶警王晶骗她去检查身体，没带任何东西，也没通知家属，到沈阳大北监狱谎说体检资料在家属手里。强行将身患三种疾病的王春香送進了沈阳女子监狱。

2. 四年的监狱生活, 王春香不间断的遭受各种手段的迫害。

王春香当时被关押在沈阳大北监狱一监区三分队，为了掩盖他们的罪行采取买凶和教唆的手段，利用犯人来迫害法轮功学员。每天有两个犯人包夹，二十四小时监控，包括上厕所、睡觉，不许与别人说话，甚至对视，煽动所有的犯人孤立她，仇视她，不让给家人打电话、不让花钱，并罚站、不让睡觉，用尽一切卑鄙的手段折磨王春香，让其放弃信仰。王春香承受不住这样的摧残，绝食反迫害，警察给王春香野蛮灌食。警察用尽了所有的手段加重了迫害，导致王春香的身体遭受极大伤害，身体更加消瘦，病情加重，经常昏倒。 在二零零七年冬天，恶警指使恶犯王秀兰、何义杰用板鞋猛打她的头部，用脚乱踢她的下身，并将她关入冰冷无人的仓库毒打、酷刑折磨，致使她心脏病、高血压加重，且折磨出了肾病。 二零零八年被送進监狱医院住院八个多月，出院后身体没有什么好转，随时有生命危险。但仍被科长王健等人逼着每天出工八到十二小时以上。家属曾多次提出要求保外就医，警察就是不给办理。
3.迫害致死。

二零一一年一月份，王春香从一监区三小队被转到了九监区。监区长武力用收买教唆心狠手辣的犯人，来迫害王春香，将她拉到储藏室多次毒打，一次把她的鞋子扒掉，逼王春香站在凉水盆里進行毒打，王春香身上打得青一块紫一块的没有好地方了，臀部被针给扎烂了，有两块都是黑色的。 从那以后，王春香的肾被折磨的更不好了，每天晚上的所谓“学习”的时间，王春香都会被犯人殴打。

二零一一年九月二十五日是一个周日，九监区加班，王春香被留在监舍没让出来，不知道恶徒们对她做了什么，晚上收工的时候，王春香在被送往医院的路上身亡了。

案例4.监狱迫害致死伪装成自杀现场的案例

郑志强，男 ，37岁，辽宁丹东法轮功学员。

郑志强二零零四年四月四日被大连南关岭监狱迫害致死。吊在窗上，伪装成自杀现场。

郑志强在大连监狱十一监区因其它原因服刑，早在一九九九年中共公开迫害法轮功之前就有好心人把能使人心灵变化的法轮功带给了郑志强。他在狱中修炼法轮功，表现很好。一九九九年七.二零迫害开始后，郑志强也面临着被强迫放弃信仰的巨大压力。

二零零三年夏季，监狱利诱狱中犯人：对于狱中坚定的法轮功修炼者，及隐藏法轮功书籍進行举报的，给予减刑三个月的奖励。诱惑下沈阳刑事犯人曲X权告密，说郑志强在监狱炼功，郑志强被监区教导员赵作金严管迫害二十七天。严管期间，郑志强被强制戴劳动链。劳动链约重五公斤左右，戴上后两脚之间距离小于正常步距，不能正常行走，经常摔倒。郑志强的脚踝处全部被磨烂，痛得晚上无法入睡。

二零零四年年初，恶警强制“转化”（强迫放弃信仰）郑志强：每天早上五点半至六点半，晚上六点至七点赤脚站在雪地里，并将一块约十五公斤重的牌子用细铁丝强行挂在脖子上，迫害了十七天。因拒绝放弃信仰，郑志强再次被严管迫害，先是两天两夜不让睡觉，从第三天起，从早上六点到晚上九点，双手拴在铁管上，强制坐小板凳（长宽比例约为30cmX5cm）；每顿饭只给一个一两的玉米面窝窝头，一块粗咸菜及一杯凉水。

二零零四年新年前，郑志强被折磨得身体极度衰弱，被两人搀扶着送進监狱卫生所。

二零零四年四月四日，目击者们看见郑志强的身体被用绳子勒住脖子，吊在卫生所二号病房的窗上，此时，他已离开人世，伪装成了自杀的现场。

案例5.一个不修炼的常人，被以法轮功罪名判刑七年折磨致死的案例。

杨树林，男，52岁。丹东丝绸建筑公司工人。原单位解体后转开出租车为生。

二零零四年五月二十四日，杨树林开出租车，被法轮功学员雇用，搬运物品，被丹东一处和广济派出所警察非法拦截发现车上有电脑、打印机、印刷品等“违禁”物品被绑架，关押丹东看守所后作为重大案件，反复审问，杨树林拒不承认是自己的物品，是被客户租用车辆，但警方刑讯逼供，反复折磨近半年，于二零零四年十一月十八日振兴区法院审理，以“利用邪教组织破坏法律实施罪”非法判刑七年。因本人不修炼法轮功，不服判决提出上诉，于二零零五年二月一日丹东中级法院二审，“驳回上诉，维持原判”。二零零五年三月三日押入沈阳监狱，同年四月一日转押盘锦监狱。到监狱与法轮功相同对待，由两名刑事犯吃住二十四小时包夹、折磨、监督、洗脑。不承认是法轮功就是不老实，不认罪加倍折磨。法轮功本来就是寃的，自己更是寃中之寃。这口寃气难以下咽，整日，郁闷、怨恨，加上监狱酷刑折磨，非人的待遇，整日劳累，肺癌晚期。于二零零九年三月十五日含冤离世。

二部分：关押迫害致回家死亡案例

此类案例有16例占总迫害致死的29%。

案例1. 看守所毒打致败血症，回家死亡。

周玉双，女,年龄35岁，丹东第一百货商店职工。

一九九九年十月三十一日，到北京去上访，途中被截回，送丹东看守所羁押。坚持每天的炼功，没想到触怒了看守所的警察，一九九九年十一月一日早八时左右，丹东看守所所长解志英带着恶警马广波、王春梅等冲進了牢房不容分说拉过来就打，手持皮鞭、三角带、竹板子等刑具对炼功的八个人進行毒打，因人多警员少打不过来又调过来几个男警。扒下裤子只留三角裤衩，让当事人趴下，用竹板子，抡圆了胳膊，使足了力气 往屁股上打去，一打一翻个，疼的不由自主的翻个，又用两个人按着打，竹板子打碎了，又换三角带……，板子打到肉上的“啪！”“啪！”声，伴随着凄惨的喊叫声，让人听了撕心裂肺。有的昏了过去，用凉水往头上浇醒过来接着打，一个个屁股都打得像紫茄子的黑紫色，周玉双被打的皮开肉绽，紫黑色的皮肤冒出血水，从三角裤衩渗透出来，肉和布粘到了一起，往下拽裤衩时，真的像扒了一层皮。周玉双和那几个人一样，不能坐着不能蹲着，只能站着或趴着。在这种情况下还要做奴工，完成看守所下达的任务，要给看守所创收，创造价值，完不成就不给饭吃，不给水喝，不让睡觉。拘留释放回家，一病不起，经检查患了败血症，不到一年，年轻轻的就撒手人寰。

案例2.

郑家堂，男，76岁，辽宁省丹东化纤公司科协主席、副总工程师（已退休）。

一九九九年七月二十日那几天，郑家堂進京上访，回丹东后被非法拘留七天。
二零零二年二月传看真相资料，被非法劳教二年。在送往劳教途中，郑家堂表现出身体不适，在家属的强烈要求下，在市第一医院检查出血压高达二百七十毫米汞柱，但 “六一零”还要强制送劳教所。劳教所拒收，“六一零”头目高革强迫劳教所收下人。

在劳教的几个月时间里，郑家堂的身体每况愈下，甚至生活不能自理。家属多次要求放人，劳教所怕承担责任，给办理了保外就医。郑家堂回家后精神恍惚，头脑不清醒，公安人员还三天两头，在年、节时常来家骚扰，有时半夜砸 门，楼里邻居都被砸醒。在这种被劳教迫害、骚扰恐吓使身体受到伤害和心理强大压力不堪重负，于二零零六年九月三日含冤去世。
案例3.

宋云玲， 女 ，58岁，辽宁省丹东五龙金矿四道沟分矿职工。

二零零零年二月二十七日，她参加了二十余人集体户外晨炼，被公安派出所绑架，非法拘留十五天，同年十一月二日又被单位强行绑架送到劳教所参加“六一零”举办的洗脑班迫害半个多月，在看守所和洗脑班里那种精神的折磨，身体的迫害，恶劣的环境给年近花甲的老人难以承受的打击。接二连三的迫害使她身心受到极大的伤害，在这极度痛苦的承受中，在这强大的压力下，于次年秋故去，时隔不到一年。

案例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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于淑华，女，63岁，家住辽宁省丹东福春小区。
一九九九年七月二十日后，法轮功遭到中共恶党的残酷镇压，和同修去北京和大连证实大法两次被拦劫并绑架，同年十一月，于淑华因在户外炼功被绑架拘留一个月。
“六一零”还指使大连医学院丹东分院将正在上大学的儿子的学籍开除。

二零零一年七月份，“六一零”办洗脑班，派出所要抓她去洗脑，抵制这种迫害于淑华和儿子被迫流离失所。

二零零二年五月一天早上，七、八个便衣警察又到家敲门，不给开，竟将房门强行撬开意图绑架但未能得逞。
每年的敏感日，节假日“六一零”和福春派出所不停地反复的，進行骚扰、威胁、恐吓，

零八年“奥运”和零九年“十、一”前后，当地福春派出所和四道沟派出所、国保大队的警察多次寻找于淑华的住处，妄图加以迫害。同时对她的亲属進行恐吓、威胁。由于长期遭受中共恶党的迫害、骚扰，精神上压力加上流离失所的艰难，给予淑华的身心造成巨大的摧残，最终使于淑华于二零零九年十月十二日含冤离世。留下儿子一个人（于淑华丈夫九七年去世），孤苦伶仃，无依无靠。

案例5.

张云亭，男，48岁，丹东自来水公司职工。

一九九九年后在恶党多次迫害，妻离子散、居无定所，于二零零八年十月含冤离世。
一九九九年七月中共开始迫害法轮功，张云亭出外炼功，证实大法，被丹东元宝区八道派出所警察绑架，拘留十五天。二零零零的一天，不知何理由被丹东元宝区六道口派出所警察绑架，拘留十余天。张云亭经常被国安、派出所警察跟踪、骚扰。有一次，丹东某处一高楼挂出一大条幅，国安警察跟踪并抓捕他，将他铐在暖气管道上两天两夜。后因无证据，又将其放出。
二零零一年六、七月份，张云亭因不放弃大法修炼，被丹东自来水公司非法开除。第二天，妻子因不堪忍受这种压力，带着年幼的孩子与其离婚。张云亭从此妻离子散，开始了居无定所、身无分文的动荡生活，只有靠打零工来维持生活。
邪党不断的骚扰、绑架和开除、离婚的打击使他精神和身体的伤害达到了崩溃的程度，二零零六年七月，张云亭出现脑出血症状，被亲属送到医院。后因卧床无人照顾，二零零七年下半年被送到养老院。 二零零八年十月二十五日，张云亭离开人世。
案例6

张绍斌，男，62岁，军校毕业，转业到丹东检察院，任七处处长。
张绍斌，多年工作兢兢业业，积极肯干，积劳成疾，因身体不好，于一九九六年开始修炼法轮功，身体逐渐恢复。一九九九年七月国家镇压法轮功。迫与压力张绍斌停止了炼功，二零零一年底旧病复发，病危后被送到丹东医院手术抢救，医生在切开肺部后，又原样缝合，肺癌已经扩散无法治疗，送回家准备后事。二零零二年初，张绍斌下决心重新开始炼功，仅仅一个多月，神奇康复。
二零零四年五月二十四日，以丹东公安局政保处（一处）于德庆、曹玉家为首，率领沙丽侠等十几个警察，强行闯入张绍斌的家中，将老伴杨惠珍绑架，并抄家。面对丹东公安一处警察的暴力行为，受到无情的打击，在巨大的精神压力下旧病复发，肺癌加重，完全垮了，卧床不起。当晚丹东一处恶警又闯入女儿张春刚家，强行绑架了女儿，也抄了家。听到这个消息，人就不行了，几次昏厥。张绍斌心急如焚，他在极度痛苦下强挣扎着硬挺着身子，找到自己的单位，请领导帮忙放回老伴杨惠珍。领导看他不能自理，身体太弱怕出事，单位出面把女儿张春刚放回来照顾他。可是，丹东公安一处的恶警对张绍斌仍不放过，三天两头到家中逼供。因身体虚弱、老伴被绑架、恶警又来骚扰，张绍斌承受不了这样的精神打击，已经奄奄一息。就是这样，直到逼死了张绍斌。二零零四年八月十八日张绍斌对女儿张春刚说，“我怕是见不着你妈妈了”。说完双眼圆睁，死不瞑目，悲愤含冤而去。 八月二十日，在张绍斌火化后的当天，女儿正请亲戚们在外边吃饭时，公安当众绑架了张春刚。八月二十三日送至马三家劳教所。
案例7
范淑英，女 ，76岁，家住丹东市元宝区。二零零八年给路人讲述真相时，被人举报，被广济派出所的两名恶警绑架，非法判刑四年。保外期间流离失所，家人压力大逼迫她回来自首，法院开庭后公安经常骚扰，承受不了巨大的精神压力，二零一二离世，一个人在家里，死亡一周没人发现，家人打开房门，身体已腐烂。

案例8
高淑莲，女 ，70岁，回族，原辽宁省丹东凤城市第一医院会计。
二零零三年三月十四日，高淑莲向世人散发真相资料时被人举报，遭到警察非法抓捕，被非法关押進看守所、强制写了悔过书、勒索交四千元钱 （二千元“罚款”，二千元“保证金”），十五天后放回。此后家属对老人“看管”很紧，家庭压力很大。二零零三年十一月二十四日，高淑莲在新民村又被警察绑架，在派出所关了一夜，受到了惊吓。此后老人一直生活在恐惧之中，二零零四年十月份故去，时隔不到一年。
案例9.
杨玉清，女，52岁，辽宁省丹东人。因修炼法轮功，九九年七月二十日以后，由于当地派出所经常到家干扰和多方面的压力,，并且二零零二年又被恶警从家中绑架到洗脑班迫害，在洗脑班，被恶警打坏了头，全身又多处受伤。回家后经常受到不法人员监控，派出所恶警又经常对她骚扰，跟踪，致使她精神受到严重的刺激，每见到恶警就全身抽筋。在恶党长期的迫害中，于二零零六年三月四日含冤离世.

案例10

姜凤英，女，六十七岁，家住丹东振兴区，丹东市单晶厂退休职工。

姜凤英曾五次遭绑架。二零零五年十一月八日，姜凤英在去给老母亲送葬的路上，被丹东七道沟派出所和丹东公安一处恶警绑架。在丹东看守所被强行抽血、遭恶警毒打，后被非法劳教二年。在马三家劳教所期间，姜凤英被恶警用各种酷刑手段折磨，强行扎毒针、绑死人床、上抻床、长时间吊铐、注射不明药物、高强度劳役。残酷迫害使其左眼视物不清，牙齿掉了七颗，一百好几十斤的体重只剩下八十斤。释放后，丹东振兴区政法委、“610”、公安分局与当地派出所对她骚扰不断，长期跟踪、监视，家庭正常生活受到干扰。长期的迫害给姜凤英精神上造成巨大压力，身体受到的伤害无法恢复，每况愈下。二零一四年一月八日，姜凤英含冤离世。
迫害回家死亡的还有：

于会玲,女，64岁、陈慧英，女，62岁、孙维东,男，78岁、韦善育,男，71岁，
孙淑英,女，80岁、段秀芹，女，83岁。
三部分：在家高压迫害致死的案例。

这样案例有32例占总迫害致死的59.6%
这些案例都是九九年迫害后，在巨大的迫害压力，身心都受到很大的伤害，多数是那些年龄大的或年龄小的，强大的精神压力或身体有病通过炼功恢复健康，镇压后由于不让炼功，迫于压力而旧病复发死亡。

唐诗雨，男，14岁，辽宁丹东福春小学学生，家住辽宁省丹东振兴区。
因心脏病，医院九五年诊断后称只能活半年。在九六年修炼法轮功后身体一天天好起来了，也能上学了，并且学习成绩非常好。在中共迫害法轮功后，经受了五次非法抄家，母亲父亲都先后多次被非法劳教、判刑，在父母遭多次绑架迫害期间，唐诗雨与其他亲人多次到公安局、派出所、政法委要求释放被非法劫持的亲人。幼小的他置身于年迈的外婆家，无人照看，亲眼看着爸爸和妈妈先后被如狼似虎恶警绑架、目睹象一群土匪打劫一样将好端端的家翻得一片狼藉，唐诗雨幼小心灵受到什么样创伤，精神上承受到多么巨大的压力和痛苦可想而知。正是这巨大的精神压力和打击致使心脏病复发，于二零零三年五月二十五日含冤离世，年仅十四岁。
唐诗雨和爸爸妈妈一九九九年七月在法轮大法遭到迫害后，一起去大连上访，被非法关押半天一夜。
唐诗雨的妈妈赵红娥，二零零零年被绑架劳教二年。二零零七年九月被捕判刑九年。
父亲唐义青，几次被非法关押，一九九九年被劳教一年，二零零二年被捕判刑四年，二零零七年被判刑八年。
王振海，男，终年七十岁，沈阳铁路局丹东车辆段职工。

王振海一九九六年开始修炼法轮大法，炼功后身体健康，精神饱满，每天背录音机提前到炼功点为大家服务。一九九九年“七，二零，中共打压法轮功，老伴因進京上访被拘留，老人自己在家孤苦伶仃，无人照管，对老人精神打击非常大。近年来街道、派出所曾四次对其家進行骚扰，并恐吓不准再炼法轮功，再炼就抓劳教。从此老人不敢炼功，由于不敢炼功，零六年患有脑血栓病，结果身体一天不如一天，炼功又怕被抓，上医院又治不好。二零一一年七月卧床不起，身上长满褥疮，二零一二年四月十二日含冤而终。

赵广英，女，52岁，家住辽宁省丹东元宝区朝凤小区7号楼。
一九九六年开始修炼法轮大法之前，身患癌症，但炼功后，精神状态和身体状况都挺好。一九九九年“七，二零，由于受邪恶谎言的欺骗，恶党组织经常找其谈话强制洗脑，让她放弃修炼，其丈夫被谎言蒙蔽，也极力反对她修炼，最终她放弃了修炼，身体状况也急转直下，后到医院做了切除手术，术后想继续修炼，终因各方面干扰，未能如愿，于二零零零年十一月抑郁而终，含冤离世

徐淑兰，女，38岁，九九以前患有乳腺癌，后经炼功的哥哥劝说，就开始炼法轮功。九九年大法被镇压，迫于压力，放弃修炼。到二零零九年资感全身疼痛难忍，就到当地医院检查，结果发现，肿瘤在脾、骨、脑等多处转移，十天后医生告诉她回家等着吧。在走投无路的情况下，她又开始炼法轮功，结果包块全消，又活了四年，但由于街道和公安的骚扰不敢炼功，于二零一三年去世。

李秀芹，女 ，68岁，辽宁省丹东宽甸县青椅山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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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九九六年九月得法后，几十年的肺气肿、肺心病减轻很多。九九年七月以后，青椅山乡的派出所、乡政府王兴、赫甸城村的书记朱天元等人，多次找借口非法抄家。二零零一年正月初三，她的女儿皇历新年回来探亲（女儿修炼），乡政府与宽甸县公安局的人相互勾结，企图构陷绑架其女儿，因其女已离开，就恼羞成怒的非法抄家骚扰，老人精神上承受着巨大的压力和痛苦，被惊吓而卧床不起，于二零零一年四月初二去世。在老人去世百日的前一天，派出所和乡政府派人去骚扰。
迟美芹，女，74岁，家住丹东市振兴区。



一九九六年与女儿赵宏娥一家同时开始修炼大法，外孙唐诗雨当时被医院确诊为先天性心脏病，只能活半年，因修炼大法身体日渐康复全家因此充满了希望。女儿赵宏娥和女婿唐义清，因修炼法轮功多年来屡遭迫害，几经抓捕、抄家老人担惊受怕，提心吊胆整日在恐怖中挣扎。外孙唐诗雨在父母多次遭受迫害的情况下，心里承受沉重的打击，于二零零三年五月二十五日心脏病复发，含冤离世，年仅十四岁。二零零七年九月唐义清、赵宏娥再遭绑架，夫妇俩被非法判刑九年、八年。老伴因承受如此的打击卧床不起，迟美芹思念女儿，不顾路途遥远，七十多岁的人一路辗转多次换车到辽宁女子监狱探望女儿，但到监狱不让接见，老人只好淌着泪水而返。如此的沉重打击，迟美芹老人不堪重负再也承受不了了，等不到女儿回家的那一天了！二零一四年五月二十日，迟美芹带着对女儿思念和无限的遗憾离开人世。
被迫害致死的还有：（详情见附录）

于连大，女，纪德，男，纪德母亲，女，宿淑坤，女，王月秋，女，孔祥华， 女，

冷喜臣，男，王秀琴，女，徐华敏，女，赵桂英，女，邹福珍，女，孙娣修，女，

王俊玲，女，高风兰，女，李  艳，女，高凤芝，女，徐玉亮，男，王玉琴，女，

金秀清，女，姜殿英，女，老  朱，女，毛姓学员，女  陈庆林，男，段秀芹，女

单淑贤，女，高玉文，男，王明发，男。

失踪案例2个，3人：

案例1，孙宇（孙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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孙宇（孙羽），男，27岁，辽宁省丹东市人，1980年4月25日出生。于1999年考入大连市大连水产学院，就读于电子信息专业。

2002年12月31日，因为孙羽宣传法轮功，向同学散发真相传单，被同学举报。警察来学校处理此事，先将孙宇看管起来了解情况并進行训斥，时间已经很晚了，带孙羽去校外小饭店吃饭，就再没回来。至今已近十几年的时间，杳无音信，与家人没有任何联系。家人、亲戚、朋友、同学、邻居，都不知道他的下落。没有任何消息。
案例2

陆金安、陆金安妻子，夫妻俩是丹东大法弟子，九九年法轮功被镇压后，被双双劳教在丹东劳教所，后不知下落，至今没有消息。（未完待续）
